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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我不紧张，就是舍不得他”

4 月 9 日，合肥迎来了久违的晴

天。47岁的刘广勤坐在病床上，阳光

洒进来，却无法融化她脸上的忧伤。

如果一切顺利，她将在今天接受换

肾手术，肾源是她深爱的丈夫邓邦文。

“我不紧张，就是舍不得他。”刘广

勤不自觉地搓揉着被角，显然是在压

抑痛苦，泪水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丈夫被宣判入狱的时候，在自

己查出患病的时候，在被娘家人冷言

冷语拒之门外的时候，刘广勤都没有

像现在这样害怕别离。

邓邦文夫妇在医院等待手术

昔日她不离不弃，如今他拿肾救她
妻子患尿毒症，丈夫捐肾救妻，医生称全国罕见

邓邦文现在不敢回忆往事，
可一闭上眼，往昔的一幕幕就浮
现在眼前：青涩的恋爱时光，婚
后误入歧途锒铛入狱，患病的妻
子独自照顾4个孩子和年迈的
婆婆，亲戚朋友的冷言冷语，妻
子越来越差的身体……

为了弥补亏欠妻子的时光，
他带着孩子捡过破烂，在石膏矿
上抬过石头，如今，他要把自己
的一颗肾捐给妻子。

“要是没有她，我活着还有
什么意思？”这个50岁的硬汉红
了眼眶。

入狱
误入歧途，他欠她一大段青春

30年前，邓邦文去外婆家走亲戚

时，第一次见到美丽大方的刘广勤。

只一眼，这个姑娘的一颦一笑就再没

从他的脑海中走出去。

1986年，他们在邓邦文的老家定

远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鲜花，也没

有像样的仪式，但两人都笃信，彼此就

是自己一生的幸福。4个孩子的相继出

世，更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笑。

刘广勤原以为，幸福会像村外那

条宁静的小河一般，潺潺流向生命尽

头，但暗涌很快到来。

1997年，邓邦文误入歧途，被判刑

11年。警察把丈夫带走的时候，刘广

勤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被抽空了。

看着年幼的4个孩子和年迈的婆

婆，刘广勤把眼泪咽到肚子里，独自一

人撑起家。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

来给一家老小做饭、洗衣、收拾家，每

天忙到半夜，她才能睡上一会儿。

这样的日子绝望得让人一眼看不

到头，刘广勤的心里却总憋着一股劲，

她希望丈夫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看到

的还是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婆婆身体

健康，孩子听话懂事。

但噩运接二连三。日复一日的辛

劳累垮了刘广勤，1998年，她被查出患

有急性肾炎。

肾炎病人需要静养，可“手停口就

停”，刘广勤每天都忙得像个陀螺。急

性肾炎拖成慢性肾炎，连医生都对刘

广勤的病束手无策，“她太累了。”

2005 年，刘广勤被确诊为尿

毒症。她捏着诊断书，呆呆地坐在

医院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

治得起病，因为“听说这个病是个

无底洞”。

知道刘广勤得了“绝症”，以往

就不太愿意跟她来往的亲戚朋友

更加退避三舍，“沾都不敢沾”。刘

广勤知道，他们是怕她借钱。事实

上，连她自己都明白，就算她借到

了，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还上。

唯一的好消息是，邓邦文通

过减刑提前出狱了。接他回家的

那天，刘广勤拖着病体，特意梳洗

了一番，她要高高兴兴地迎接丈

夫回家。

即使这样，邓邦文看见的，依旧

是仿佛苍老了20岁的妻子。他抱

住妻子哭了，哭她被他亏欠的这一

大段青春，也哭她承受的这些原本

该是他承受的辛苦。

可是刘广勤笑了，一瞬间她觉

得自己也不难受了，丈夫回来了，

生活一定会慢慢变好的。

因为尿毒症，刘广勤必须每周

几次去医院透析。经年累月的透

析使她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好几

次差点就过去了。”

看妻子憋得太难受，邓邦文就

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小城里一圈

一圈地跑。他让妻子趴在他背上，

张开嘴大口呼吸，这样她会稍微好

受一些，“像吸氧一样。”

病魔毫不留情。刘广勤又一次

晕倒，医生给她推注了强心针她都

没有醒过来。最后是邓邦文哭着

求医生加大强心针的剂量，又推了

一次，才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为了负担妻子的高额医药费，

邓邦文带着几个孩子去捡了破

烂。孩子终究年幼，怕被同学看

见，总是扭捏着不愿去，每次都是

邓邦文连拖带拽地把她们拉出

去。看着孩子们不情愿的脸，邓邦

文的心里比谁都难受。

捡破烂挣钱慢，邓邦文又去石

膏矿上打工，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

他都抢着干。在石膏矿上干了 6

年，腿被砸断过、胳膊也断过、手也

断过，邓邦文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他悄悄打听到，只有换肾，妻子才

能活下去。可是等肾源还不知道要等

多久，邓邦文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苦苦

等待中痛苦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病重 没钱，他骑着摩托带她兜风“吸氧”

2014 年 12月，邓邦文突然告

诉刘广勤，他要将自己的一颗肾捐

给她。

刘广勤惊呆了，她拒绝了丈夫

的请求。她不怕死，但她害怕自己

心爱的男人因此有什么闪失，这比

死还让她难受。

孩子们也不同意。在她们心

里，爸爸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万

一倒下了，整个家就散了。

“你们都大了，我不能眼看着你

们妈妈就这样走了。”邓邦文的态

度很坚决。他知道，自己亏欠了妻

子太多，无论怎样做都无法弥补。

农历大年初六，邓邦文和刘广

勤一起，来到安医大一附院泌尿外

科配型。尽管医生说他们没有血缘

关系，配上可能性不大，但也许是真

情感人，十多天后，报告出来了：他

们的配型相合，可以进行肾移植。

坐在病床上，刘广勤的脑子木

木的，她甚至还有些恍惚，不敢相信

一天之后，丈夫的一颗肾脏就会在

自己的身体里跳动。她又很担心，

如果手术不成功，会因此害了丈夫。

“只要你活着，能多陪你一天是

一天，也让我有机会补偿你这些年

的辛苦。你要是不在了，我一个人

还有什么意思？”邓邦文拉着妻子

的手，轻轻地说。

报答 只要她活着，多一天都行

对话
丈夫捐肾救妻“全国罕见”

“受观念的影响，亲属间的活体供肾，大都父

母给子女献肾，妻子献给丈夫的也不少，但丈夫

捐献给妻子的在全国范围内都很罕见。”安医大

一附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廖贵益分析说，这可

能是因为一些女性觉得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所

以愿意奉献。

安医大一附院肾移植手术从上世纪70年代

开始，从有记载的记录来看，这还是首例丈夫“捐

肾救妻”。

会不会是得肾衰竭的男性本来就比女性

多？廖贵益说，二者比例并没有明显差别。

丈夫捐肾给妻子，效果和妻子捐给丈夫差不

多，这是因为妻子和丈夫多年共同生活，他们具

有相同的饮食、生活习惯，并且妻子与丈夫会有

生理上的交流，对夫妻间的器官接受能力比较

强，术后反应非常小。

据悉，尿毒症的发病大约为万分之一，且其

中80%为青壮年。最近几年来，随着污染的加

重、饮食的不安全等，查出患有尿毒症、并需要做

移植手术的患者越来越多。廖贵益说，在他手里

登记等待肾源的患者，就有两三百人。

但是供体瓶颈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

决，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亲属肾移植成为切实可

行的措施。

科普
接受肾移植后
85%的人十年后还很健康

2007年，23岁的肖克（化名）在安医大一附院

接受了肾移植手术，如今，他已经是一个7岁孩子

的父亲。如果不说，没人能看出来他的身体内跳

动着一颗原本不属于他的肾脏。

据廖贵益介绍，在接受肾移植的患者中，只

要定期服用药物和复查，一年生存率高达95%，五

年生存率为 90%，十年生存率也有 85%。自从

2007年初次接受肾移植工作以来，经他手的患者

中，有不少都像肖克这样，在手术后健康生活。

而对于供者来说，捐出一颗肾脏后对身体也没

有明显影响。国内一项调查显示，在捐出一颗肾脏

后，供者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心理状态都是令人满

意的。比如从生理指标看，部分供者术后的体重还

得到增加。分析原因，发现与他们术后进食质量和

进食量改善有关，与他们的心情改善有关。

美国的一家医院也对其进行的上百例肾移植

的供者进行了平均25年的随访，研究者对供者的

血压、血肌酐和尿蛋白等与肾功能有密切关系的

指标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供者在捐献了一只肾脏

后，其身体状况没有受到明显的损害。相反，由于

他们捐献的肾脏挽救了家人，使他们的心理得到

一些安慰。研究人员比较了二战期间由于外伤导

致一侧肾切除的老兵的肾功能，长达45年的随访

资料表明，这些接受一侧肾切除老兵的另一只肾

功能仍很理想。很多资料表明，健康人在捐献出一

只肾脏后，他们的身体状况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冷眼 救急不救穷，亲戚对她退避三舍


